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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九年爆發的「五四運動」，至今

已步入第一百年頭。這是一場反帝愛國的

青年運動，歷史早已定論。在這場愛國的

青年學生投入的政治運動前前後後，是持

續展開的以民主、科學為中心訴求的「五

四新文化運動」，它對中國社會歷史發展

的巨大推動，對中華文化的深刻影響，都

遠遠大於這場政治運動本身。如果用一句

話概括，那就是：它使中國人從此進入現

代社會。如今，「百年之後看歷史」，以

往對青年學生、人民大眾在五四運動中的

先鋒作用，有足夠重視；對愛國、民主、

富於擔當的社會進步力量的支持、策應，

曾經認識不足。一眾時代精英、民族脊樑

在幕後的籌劃、奔走，實際上很大程度左

右着 這場愛國運動的結局。實事求是地

看，當時青年學生、民族精英，在巴黎和

會反對帝國主義強權對我國壓迫等方面，

根本目標是一致的，可說是一場全民族的

反帝愛國運動。百年五四，堪回首者良多

巴黎和會 引發示威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歐洲爆發了第

一次世界大戰。大戰結束後，一九一九年

一月，美、英、法、意、日等戰勝國，在

巴黎召開所謂「和平會議」。一戰期間，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中華民國政府（

史稱「北洋政府」）對德宣戰，所以也是

戰勝國之一，此時派出外交總長陸徵祥及

駐美公使顧維鈞、孫中山廣東國民政府代

表王正廷等五人組成的代表團與會。可是

會上中國不但未分享到一點點戰勝國的好

處，日本代表反而提出無理要求：將戰敗

國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包括鐵路、礦產、

海底電纜等一切動產、不動產及築路開礦

權，無條件轉讓給日本；更荒謬的是，

英、法、美等國代表，不顧中國代表反對

及據理力爭，竟然也同意將德國在山東的

全部特權全部讓予日本，並寫進《協約和

參戰各國對德和約》中。事實說明，這是

西方列強的分贓會議，即使同是戰勝國、

當時中國與西方社會制度相同，也根本沒

有「公理」可談。真應了那句「弱國無外

交」的歪理名言，軟弱的民國政府也打算

沿襲晚清屈辱外交，再次吞下這枚苦果，

準備在和約上簽字。

五月四日，北京學生遊行示威，反對西方

列強無理決定和北洋軍閥政府妥協政策。

當學生們在天安門集會時，北洋政府步軍

統領和軍警總監帶軍警聞訊趕到，出示大

總統令，企圖解散學生隊伍。學生們高呼

「內懲國賊、外爭國權」等口號，遊行前

往東交民巷使館區。由於使館區外國巡捕

和北洋政府軍警阻撓，遊行學生退出東交

民巷，直奔東單趙家樓胡同時任交通總長

曹汝霖宅，發生「火燒趙家樓」。當時曹

汝霖負責辦理部分權益讓予日本，與貨幣

局總裁陸宗輿、駐日公使章宗祥等親日派

人物，被稱為「賣國賊」。北洋政府派出

大隊軍警，逮捕學生市民三十二人。自從

一八四○年以來，中國人民積壓已久對帝

國主義的仇恨、對腐朽無能的執政者的怨

氣，終於爆發出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帝

愛國運動在北京爆發，並迅速遍及全國主

要城市。是誰透露了巴黎和會的內情，而

引起這軒然大波？

戰後洗牌 未雨綢繆

時刻關注和會進展，最後關頭透露內

情，關鍵時刻以青年學子愛國運動遏阻北

洋政府在和約上簽字的，是政壇外交界前

輩汪大燮，以及梁啟超、林長民等德高望

重的一眾人物。近年來多位學者從檔案文

獻等方面，釐清了不少史實。

汪大燮（ 一八五九至一九二九年），原

名堯俞，字伯唐、伯棠，浙江錢塘（今杭

州）人。出身世家望族，自幼聰穎，三十

歲中舉，考進士卻屢試不第，由曾任學政

的同鄉，晚清政治家、學者葉爾愷舉薦給

總理衙門（相當於外交部）大臣張之萬，

任「章京」，開始涉足外交事務。他思想

進步，主張維新變法，參與維新組織北京

強學會活動，與康有為、梁啟超關係密

切，八國聯軍侵華後，反對簽訂喪權辱國

的《辛丑合約》。歷任留日學生總監督、

出使英國大臣、出使日本大臣，並在後一

任上進入民國。民國建立後，曾任參政院

副院長、教育總長、交通總長、外交總

長、代理國務總理等。一九一七年任外交

總長期間，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與財政

總長梁啟超力主對德宣戰，不但為日後中

國成為戰勝國奠定了基礎，而且是對國家

積貧積弱形象的改變和提振。

巴黎和會前夕，因為外交總長陸徵祥

率代表團赴巴黎，國內將由次長陳籙署理

總長職權。在大戰結束引起國際形勢變動

之際，外交關乎國運，陳籙資歷淺、聲望

低，絕難應付大局。即將旅歐的梁啟超與

留守國內的前司法總長林長民（「黃花崗

七十二烈士」林覺民之兄，林徽因之父）

，向總統徐世昌進言，建議在總統府內專

門設立「外交委員會」，協助總統及時作

出決策，規定：外交委員會不只是個諮詢

機關，凡關於和會的各專使來電，都由外

交部送委員會閱核。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中

旬，外交委員會成立，汪大燮就任委員

長。林長民等同時創建了「國民外交協

會」，作為外交委員會的後援。一九一九

年二月，梁啟超以個人身份抵達倫敦、巴

黎，觀察巴黎和會情形，並開始了他在歐

洲的國民外交活動，隨時與留在國內的汪

大燮、林長民互通信息。

最後一搏 寄望青年

四月三十日，巴黎和會形勢急轉直下，

英、法、美議決對日讓步，戰前德國在山

東攫取的權利由日本取代。中國代表團圍

繞山東問題的交涉失敗，已被迫入簽字與

否的角落裏。此前，中國代表團拒簽和

約，當時是汪大燮、林長民將電文親呈大

總統徐世昌。但第二日，林長民到會通報內

線消息：國務總理錢能訓，已另發電報，命

陸徵祥簽字。汪大燮感覺事已至此，再無可

作為，當即憤而辭職，並命令結束委員會事

務。回到家中的汪大燮，雖不必再為政府喪

權辱國負責；但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的

百年五四堪回首百年五四堪回首
關於五四運動的前前後後

抱負，卻激勵他做出最後一搏。

他深知以一己之力，縱然拚了性命，

也無法挽回頹局；只有曉之於眾，喚起民

眾，才有出路。據外交委員會外交幹事葉

景莘回憶：三日傍晚，我到東單二條汪先

生家裏，他老人家正苦思有何方法可以阻

止簽字，我說我們已盡其所能了。北大學

生亦在反對借款與簽約，何不將消息通知

蔡元培先生。他即命駕馬車，到東堂子胡

同蔡先生處。當晚九點左右，蔡先生在北

大法科禮堂召開學生代表會議，其中有段

錫朋、羅家倫、傅斯年、康白情等。當晚

消息迅速傳遍北京各大專院校，第二天學

生們就走上街頭，直抵天安門前。

三十二位學生被捕後，汪大燮率先以

個人名義上書大總統徐世昌，五月六日北

京《晨報》報道，汪大燮「論學生非釋放

不可，措辭極其痛快」。五月五日晚，汪

再會同王寵惠、林長民，聯名呈請軍警總

監吳炳湘，要求保釋學生，先替學生辯

護、開脫：「北京各校學生為外交問題奔

走呼號，聚眾之下，致釀事變。……國民

為國，激成過舉，其情可哀。而此三十餘

人者，未必即為肇事之人。」接着以自己

的威望為學生擔保：「大燮等特先呈懇交

保釋放，以後如須審問，即由大燮等擔保

送案不誤。」並曉以利害：「（目下）群

情激動，事變更不可知。為此迫切直陳，

即乞准保，國民幸甚！」此時各校校長紛

紛出面，社會各界加入抗爭。五月七日，

所有被捕學生無罪釋放。「中華民國八年

五月四日，北京學界遊街大會被拘留之北

京高師愛國學生，七日返校時撮影」，留

下歷史紀錄。六月二十八日，在巴黎的中

國代表，深感全國人民反帝愛國的偉大力

量，在趕赴當地的華人同胞嚴厲監督下，

拒絕在和約上簽字。徐世昌知道消息後，

也不得不接受此事實。至此，經歷五十五

天的五四愛國運動，以罷免親日派曹汝

霖、章宗祥、陸宗輿三人的職務和拒絕和

約簽字，而勝利落幕。

兩年後，汪大燮積極推動北洋政府參

加解決巴黎和會遺留遠東問題的華盛頓會

議，再次出任國務總理兼財政總長的十天

內，完成中日簽署《解決山東懸案細目協

定》及附件、換文，收回帝國主義在山東

特權。


